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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白云在湛蓝的天空飘
荡，堆积着，堆积成一座座高高的雪
白云山。灿烂的阳光普照，赣南最
冷的季节，似乎就不那么寒冷。沐
浴阳光，我寻着歌声探访白云深处
的章贡区东外街道白云村。

那一片白云，相牵守候；
这一片白云，擦去了烦忧。

阳光中的张万镔，驾驶着电动
轮椅在他的小卖店内外转来转去。
取货付货，收费找钱，口里哼着刚学
的村歌：“那一片白云，相牵守候；这
一片白云，擦去了烦忧……”乐不可
支地忙碌着，成为这日丽风清中的
一个缩影。

村民都知道，60岁的张万镔以
前苦过。不知何故，壮壮实实的张
万镔突然患了动脉血管硬化，久治
无效，截肢保命。左一截，右一截，
两条好端端的腿脚，截到大腿根部。

因病致贫，张万镔一下跌到火
坑里了。那时，他住的简易棚子，夏
日像个火炉，蚊叮虫咬；雨天像个水
帘洞，没有一处不漏水。日子实在
过不下去，妻子屁股一拍离婚走
人。没人可靠只有靠村委会，张万
镔 说 ，村 干 部 像 一 棵“ 救 命 稻
草”——送钱、送米、送油，让他死了
的心感受到活着的勇气和温暖。村
里见他的棚子实在挡不了雨水，便
帮他报批，办理一块100多平方米地
皮的建房手续。亲朋们帮工、帮钱
又帮力，帮他建起了两层楼房。村
干部还多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
张万镔离去的妻子回家团圆。

张万镔妻子回来后，村里给她
安排了一个保洁工作的公益岗，还
搭起临时店面，供老张开间杂货
铺。张万镔家的小楼地处贸易广
场，出租后租金不菲，村组困难补贴
也有好几百。如今，一家三口月收
入5000元左右，孩子也快小学毕业，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张万镔喜欢这
村歌，认为是自己心情的表达。

那一片白云，润开枝头；
这一片白云，织出了锦绣。

为大家办事，要冒多大风险
呀？那年，红旗大道延伸段扩建，长
红村小组得到200多万元征地款，把
大家乐坏了。村民正盘算能分到多
少钱，传来消息说钱不能分，要由村
委汇集办事业，壮大集体经济。

这可把村民都惹恼了，怒火熊
熊。大家认为被夺了财路，吵吵闹
闹、骂骂咧咧，凑钱将村委会告到了
法院。判决后不服，又先后把案子
上诉到市中级人民法院、省高级人
民法院。折腾几年，劳民伤财，终遭
败诉。村民一肚子气憋在心里，没
地方撒。

白云悠悠，蓝天依旧。歌声悠
悠，大地锦绣。承上启下，谋篇大
业。村党支部书记曾维荣带领全村
跳出白云村谋发展，斥资 800 余万
元，在沙河工业园购置50亩地，建厂

房当起了“大房东”；江西红日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发挥得
天独厚优势，发展得生龙活虎。不管
你生气怄气，村企业生机勃勃，一年
年在经济大潮中不断发展、壮大，集
体福利“水涨船高”。长红村小组作
价入股的那笔钱见涨，每年年底都可
分红，且越分越多，近年竟然登上100
多万元红利的台阶。

输了却是赢了？输了官司赢
了钱。那几个怨气最大的老者在
歌声中醒过神来，他们去村委会：

“曾书记，多亏你挨了那么多骂、受
了那么多气也不记仇。多亏你赢
了官司，要不然，我们那点钱早都
用光光了，哪能年年抱钱孙子、钱
外孙，高兴呀！”

村里在搞村歌演唱赛，对于村
歌，老者们有他们的释怀，他们的
理解。

白云村的白云，让城市
更灵秀，让人心更醇厚。

年年抱回钱孙子的，不止一个
村小组，而是白云村15个村小组的
所有老人。白云村每年拿出 30%
至 40%的村集体纯收入，用于建立
健全村民养老、医疗、救助、就学等
18项福利保障制度。年满 55周岁
村民每月可领取 200至 500元生活
费补贴，全村近 900 人获得这项补
贴；年满 80至 100岁的老人当年可
分别得 3000至 10000元的长寿奖，
全村约70人享受了这项奖励；适龄
儿童入园实行半免费，村民村内合
作医疗看病就医费用全免，等等。
村党支部书记曾维荣常说：“我们
这些人，就要做全村老人的亲儿
子，年年月月都按时把钱打到他们
卡上去。”

做全村老人的亲儿子可真不
容易。80 多岁的烈属张万洪找来
了，他家的住宅地势低，每逢下雨
就遭殃，四面八方的水往这边灌，
家就变成了池塘，十天半月干不
了。可牵涉到四五个邻居、单位，
相互扯皮，老人受不了，找上门
来。曾维荣带着人一家家跑，全面
防渗堵漏，疏通下水道。不知修理
了多少处，不知什么时候修好的，
再下雨，老人的家就不再被灌水
了。张万洪与李桂英老伴无以为
谢，那天扯了一面锦旗送到村委
会，红艳艳的锦旗上铺满了许多不
加修饰的文字，看来是二老不加掩
饰的真诚心声。

人穷志不短，家富须仁义，否则
也会出纰漏。某村小组黄、朱两邻
居都想建房，因10公分路界争吵不
休。矛盾上升，发展到聚众闹事。
曾维荣赶去调解，不料遇上响器响
了，一阵硝烟后，几颗铁砂嵌入右
腿、右颈。伤了人，这事情闹大了，
弄不好，房屋建不成，建房双方胆战
心惊，不断求情说软话，愿意赔偿手
术费、医药费、营养费……

“我不负伤，你们就要负伤，总
会有人负伤。”曾维荣是部队退役军
人，他摸了摸镶嵌在肌肤内的铁砂，
宽厚地笑笑说，“也不用手术，留下
做个记忆吧。岁月静好，不忘闻闻
硝烟味。”这个记忆镶嵌在曾维荣身
上，也镶嵌在黄、朱村民及众人心
里，两家的大楼升起多年，再也没有
发生不和谐之声，倒是常常飘荡村
歌的哼唧与合唱。

白云仍是原来那朵白云，白云
村却不再是原来的白云村，它的外
延和内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仍
在发生巨大变化。伫立在白云村的
高屋楼宇间，我望望天上的白云，望
望匆匆的村民，心中不禁感慨：大家
都忙，奔忙着去挣更多的钱财，去挣
更多的快乐。白云间，此起彼伏响
起悠扬歌声：白云村的白云，让城市
更灵秀，让人心更醇厚……

赏画：李遇春乃我市年逾八旬的知名花鸟画家，长期活跃在赣州
画坛。其笔下的《玉兔呈祥》温馨雅致、春意盎然、雅俗共赏，系癸卯
贺年的上乘之作。该作品选用仿古色宣为基、国画墨色为材，以顾盼
流连的卯兔双栖在牡丹之下为主体，配之春兰、赋之绿草，寥寥数笔，
跃然纸上，颇有信手拈来、笔翰如流之妙趣。作者采用融通中西的表
现手法，巧妙地兼顾了写实之长和写意之韵，呈现了用色素雅、用笔
灵动的清丽画风。 （郭祥达）

玉兔呈祥（中国画）李遇春 作

在黑龙江省北部的大兴安岭
地区，有一个边陲小镇漠河镇，地
处祖国的最北端，素有“中国的北
极村”之称。每年有许多全国各
地的旅行爱好者，来此寻找“最北
的幸福”。

前些年的一个秋天，我曾随
一旅游产业考察团在漠河进行为
期一周的考察活动。当时的情景
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期间，漠河
的秋色犹如上帝的调色盘打翻在
大兴安岭，色彩斑斓，美得令人窒
息。有人说，有些地方的存在就
是专为浪漫的、让人向往的，而秋
天的漠河就是这样的地方！

漠河的秋天藏在北极村里，
这里水清、风爽，白桦林金灿灿，
秋天的气息特别的浓，远远望去
好像是一幅美丽的油画。这里有
最北银行、最北小学、最北邮局、
最北超市，任意一个地方都号称
中国最北。这里可以看到一种神
奇的天文景观——北极光。所
以，漠河镇又被称为“不夜城”。

烟波浩渺的黑龙江从村边流
过，北极村逐渐成了一种象征、一
个坐标，每年都有很多游客从世
界各地来到这里，来村里“找北”，
体会那份最北的幸福。而北极村
的村民依托“找北游”，发展旅游
业，已经稳稳找到了幸福的方向。

考察期间，有两个晚上我们
是住在北极村的。清晨，宁静的
小山村可以聆听鸡鸣声，可以看
袅袅的炊烟和碧水青山，可自由
拍摄日出和原生态的田园风光。
白天，可以游览黑龙江，对面远处
是俄罗斯的群山峻岭，异国风情，
尽收眼底。

广阔而富饶的大兴安岭赋予
北极村人极为丰硕的物质，采摘
山货成为他们的一种民俗民风。
每年的秋季都是采摘山货的季
节，如蓝莓，红豆，山钉子，水葡
萄，松树塔，蘑菇以及各种原始森
林野生菌，还有灵芝、山参等药
材。吃江水煮江鱼也是北极村人
的传统习俗，江里盛产哲罗、细

鳞、重唇、鳇鱼等珍贵冷水鱼，用
江水炖江鱼，味之鲜，情之美，在
我看来，无与伦比。由于北国雪
原的气候形成的原因，据说，在漠
河、在北极村，越冷的天越要吃冰
棍儿，可惜我们只是欣赏了它的
秋色，冬季吃冰棍成为下次旅行
的约定了。

按照北极村人的习俗,每年夏
至这一天,北极村的人们都会自发
来到黑龙江边,点起篝火,边跳舞
边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在夏至这
一天,北极村是中国白昼最长的地
方，太阳从落山至初升的时间只
有 3个多小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黑夜,所以,人们把夏至的北极村
称为“不夜城”。一般来说,太阳东
升西落是自然常识，但在夏至的
北极村，太阳却是北升北落，晚霞
与朝霞紧紧相连，映照于北方的
天空。这种在同一时间可以欣赏
到晚霞与朝霞的神奇天象，就我
国而言为北极村所独有。正因为
如此，才带火了“最北的幸福”。
我们来到北极村时，已经是秋天，
虽然没有目睹北极村的极光现
象，但着实感受了一次找到了北
的幸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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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大地江河无数，论体量，黄浦江
当然算不上什么大江大河。但论影响，
黄浦江却完全称得上名江名河。只因它
静静地穿过了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
市，默默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

黄浦江是长江汇入东海之前的最后
一条支流，也是上海市最大的河流，全长
约 113 公里，流域面积约 2.4 万平方公
里，其中上海市境内流域面积5193平方
公里。也就是说，上海八成以上的土地
属于黄浦江流域。

因为黄浦江，上海城分成浦西和浦
东。沿江两岸，风光无限，也是上海城市
景观的精华所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风景，自然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外滩。

晚秋时节，因腿疾赴上海寻医。返程这
天，尚有时间剩余，想起早上收到一个在上海
工作的朋友发的微信，显示他在外滩晨跑，便
决定去外滩转转，也不枉来了这么一趟。

人们常把上海称作“上海滩”，因为
外滩是上海的标志。有一种说法：去过
外滩，才算去过上海。去了外滩，便知此
言不虚。它不仅是大上海的客厅，也可
以说是中国城市最经典的一个部分。

很早的时候，我这个乡下人顾名思
义，以为上海外滩在海边，就像一些沿海
城市的海滨那样，立于堤岸，面朝大海。
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外滩，
其实还在城里，而且算得上中心区域。

为什么叫“外滩”？原来，在上海的
地名习惯用词中，一般把河流的上游叫
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所以，上
海人就把上游的黄浦江河滩叫作“里黄
浦滩”，简称“里滩”，下游的黄浦江河滩
叫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

从静安区住处出发，车子很快行至
黄浦江畔。路旁，是一排不算很高，但透
着浓郁的古朴气息的楼房。对岸，则高
楼林立，造型各异。这些画面，早就从有
关图片或视频中见过。如今到了现场，
东张西望之际，更觉眼前美不胜收。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上海比平日冷
清了不少，但外滩依然有一些游人。这种
免费的著名景区，总有它特别的魅力。它
的神采丰姿，不是一次两次可以领略够的。

来来往往的游人们不知道有没想
过，这个最靓丽的城市建筑群，其实立在
一片年轻的土地上。

几百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自然滩
地。潮起潮落，漫过这片寂寂无名的低洼
地。滩上，慢慢形成了一片片农田，辛勤开
垦的农人们，也许散居于阡陌之间。房舍
自然不可能大气豪华，也许比内地的农舍
还要低矮。当时的人们定然预料不到，这
块土地将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明珠。

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清朝道光年
间，鸦片战争之后，外滩这一带被划为英国
租界，由此逐渐形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上
海近代城市建设也从这里起步。于是，我
们从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了“上海滩”，知
道了那么多风云人物，传奇故事。

上海辟为商埠之后，黄浦江畔这块
原本寻常的土地，陡然华丽转身，命运发
生大转折，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
心。一批批洋人进来了，一栋栋洋味十
足的建筑争相冒出地面。它们风格迥
异，各领风骚，让人们大开眼界。尤其是
进入20世纪，随着世界建筑技术和经济
的发展，外滩涌现了一批多层和高层建
筑，汇聚了西洋各国以及中西掺合式等
多种风格，形成了“万国建筑博览群”，铸
造了一道奇丽的风景线。从此，提到上
海，人们想到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琳琅
满目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并存的建
筑，它们已经成了上海的标签。

到了这里，不停车驻足是说不过去的。
江岸，专门为游人设置了观景的空间。我们
下车，拾阶而上，黄浦江就在眼前。这时，不
妨用贪婪的目光将四周尽情看个遍。

如果想顺着历史的脉络，可以先看看
西岸。在不到两公里范围内，当年出尽风
头的“万国建筑”还在，当然，功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与那个时代已不可同日而
语。这几十座大楼，有的现为国内一些单
位的办公楼，还有一些则是各国银行和保
险公司的总部以及高级宾馆。和老照片
对比，这一带的大致轮廓还在，只是色调
新了许多，由灰暗变得光鲜。这也难怪，
社会在进步，城市在发展，更有岁月在催
促，再古老的建筑，也很难完全保持原
貌。能够维护整体风格，已经十分难得
了，那还是因为它是著名的历史文化街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硬价值摆在

那里。在很多不知名的城市，一些年代更
久远的建筑、街区，只因当时无人识，而当
地的决策者又缺乏文化底子和长远眼光，
早就被他们当作破烂毫不留情地处理完
毕。近些年，很多城市觉醒了，意识到了
那些土而旧的东西在文化旅游中的经济
价值，又来斥巨资仿造古建筑，炮制旧街
区，有的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让人哭笑
不得。每当听到这种事，我就觉得，一个
地方，遇上一个睿智的领导有多么重要，
而这也许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一个地
方，更重要的还是要形成民间的文化力
量，让它来保护本土文化。

看着眼前的美好景象，不可忘却的
是，当年的繁华，不等于国家的兴盛。百
年前，这些地方，是外国人的天堂，富丽堂
皇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无
奈。即使今天，这个民族确实重新强大起
来了，人们也不应该无视历史，忘乎所
以。居安思危，才能让我们走得更稳健。

视线转移到东岸，又是另一番情形
了。如果说浦西像一位长者，儒雅而温
厚，浦东则青春刚健，透着满满的蓬勃朝
气，活脱脱就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模样。

这块高楼林立、在上海含金量最高的
土地，有个名字叫陆家嘴。上海叫“嘴”的
地名似乎不少，比如周家嘴、杨家嘴、宝山
嘴、金山嘴等等。从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
就知道，眼前这块最富贵的区域，其实也
是出身寒微。但是，时代给了它巨大的机
遇，它因此快速崛起，勇立潮头。

在这片城市森林中，我一眼看到了
造型独特的东方明珠塔。早些年，很多
游客认为，到了上海，就该去外滩；到了
外滩，就该上东方明珠塔登高望远，拍照
留念。这座不像楼更像塔的建筑，高468
米，于1995年建造完成，是上海的标志文
化景观之一。更稀奇的是，这么一座建
筑，居然是一处五A级景区，吸引了世界
各地无数游客登塔观光。东方明珠塔当
然不仅仅是用来观光的，它同时还有电
视台发射塔、住宿、休闲娱乐等功能。

东方明珠塔虽然独特，但也未能独
占浦东风光。再往远一点看，在高楼群
中，还有三座大楼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
为“外滩三件套”的金贸大厦、上海环球
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

这三座大楼，一楼更比一楼高。金
茂大厦高420.5米，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
国的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高492
米，地上101层，是2008年投入运营的中
国第一高楼，位于100层的观光厅刷新了
东方明珠塔的观光高度；于2008年建设、
2016年建成的上海中心大厦，高度达632
米，地上127层，是目前国内最高楼。它
高耸入云，以“谁与争锋”的自信，让周边
建筑瞬间俯首称臣。看看它们的历史，
就知道，在建筑方面，技术的进步就是这
样日新月异，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
三五年。其实，只要是经济方面的事，其
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倒是思想与文
化，今人未必处处胜古人。

“外滩三件套”在民间还有个有趣的
说法：根据它们的外形，人们把上海中心
大厦称为“打蛋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称
为“开瓶器”（远远看去，确实像个开啤酒
瓶的工具），金茂大厦称为“注射器”（看看
顶上那尖尖的针头就知道了）。听到这个
说法，哈哈大笑之余，不得不佩服命名者
的幽默与智慧，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啊！

这一带知名的特色建筑还有很多，
比如外白渡桥等。我们只是乘车匆匆绕
了一圈，无法一一细看。其实，即使时间
再充足，又怎能把上海滩的风采看个遍？

黄浦江流淌了千百年，很多东西都
在变，但江水依然从容东流，过往船只依
然川流不息。一艘巨轮缓缓驶过时，我
请同伴以此为背景拍了个照片。岁月无
情，一切精彩终将逝去，而历史的车轮滚
滚向前，这是谁也阻拦不了的。历经沧
桑的黄浦江，见证了这块土地的百年风
华，相信它还将见证这里的千年风流。

用微信把照片发给那位曾在外滩晨跑
的朋友。很快，朋友来电，邀请我们去他办
公室坐坐。电话里，他说，理论上，他站在
窗口可以看到我们。当然，此时，我们已经
上车，他没有特异功能，也就无从看起。按
照朋友给的地址，找到他办公室。这是外
滩西岸的某一栋楼。站在窗前，但见黄浦
江在眼皮底下优雅地拐了一道弯，两岸风
光尽收眼底。尤其是对岸的浦东，看得更
加清楚，毕竟高度不一样了。我戏称，这样
的办公环境，相当于每个月增发了好大一
笔福利。毕竟，物质条件到了一定程度之
后，人不仅仅是为了钞票而干活，在考量收
入的同时，还得综合考虑工作环境、舒适
度、个人志趣等等因素。在这样的地方上
班，疲倦时站在窗前看看世界级的城市风
景，甚而让思绪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这份幸
福，无疑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

李
伟
明

百
年
风
华
上
海
滩

春天，我来到山岗上
在巉岩间寻觅地衣的柔软
在溪流声中寻觅青苔的茵绿
我小心翼翼，但我知道
尽管左顾右盼，寻寻觅觅
我依然无法抵达春天深处
在春天，我没有太多企图

对草木，只是投去凝视的目光
除此之外我当然用心地聆听
听风，听雨，听春雷
听新吐的嫩叶在风中的絮语
听一朵花迎着阳光绽放
如果幸运的话
我会与一只游荡的狐狸邂逅
它一身火红的皮毛
会点燃春天的目光
我还期盼听见布谷鸟的叫声
将引领我从山岗来到田野
我一步步亲近辛勤的劳作
看见父亲挥舞鞭子吆喝耕牛
掉头的刹那他瞄了一眼新翻的泥浪
额头上的万千沟壑洋溢着春色
母亲开沟、做畦、点种
把丰收的希望播进温润的春天
我岂能辜负犁与锄头的召唤
和父母一起赤脚走进希望的田野
我弯腰弓背，脸朝黄土背朝天
把种子和着一滴滴汗水埋进泥土
我要用一片生机勃勃的发芽声
装点生命美好的春天

□

黄
渺
新

春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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